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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介绍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的概况，曾经做过的修复工作，以及在修

复中针对文献不的同特点采用不同方法的思考，进而论述了今后建立文献修复档案和利用新

技术修复敦煌文献的设想。 

 

1．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敦煌文献概况 

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敦煌文献，绝大部分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由著名的历史学家、

敦煌学家向达先生在担任馆长期间亲手搜集的。迄今共收 286 号，有明确年代记载者，早至

隋仁寿四年（公元 604 年），晚至西夏天赐礼盛二年（公元 1070 年）。这批敦煌文献既是馆

藏善本中的瑰宝，也是敦煌学研究的宝贵资料。 

北大馆藏敦煌文献基本上是从民间零星收购而来，文献产生于不同年代，书写用的纸张

不同，装祯形式多种多样，保存的状况也有很大差别。一部分文献装祯精致，保存完好。另

一部分因保存环境不利，或是使用过度，造成文献破烂不堪，甚至霉烂，掉渣。也有的因前

人修复不当，而造成手卷断裂，破损。以上种种情况促使我们开展保护性的修复工作。 

2、北京大学图书馆曾经做过的敦煌文献修复工作 

北京大学图书馆入藏的敦煌文献，流传时间跨越千年，装帧形式、破损情况各不相同，

一部分在归入北大图书馆前，已经由原藏书家做了修补装裱，其中不乏书籍装帧史上具有代

表性的作品，如启功先生所藏唐写本《大般若波罗密多金刚经》、《大般涅盘经卷第三十九》，

首尾全，前有包首、紫丝带，尾有木轴，是典型的卷轴装。又如唐写《大乘二十二问本》，

白纸八叶，粘连成册为册页装；北宋写本《汉将王陵变》则是蝴蝶装。而另一部分是在 1990

年，由北大馆专业人员修复的。在修复中，我们取目前众家所长，并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

以“整旧如旧”为原则，以最大限度地保持文献的原始面貌为宗旨。具体操作分为以下三种： 

2.1、一般性修复 

一般性修复指最小限度的修复原件，只对原件残破的部分进行修复，尽可能保留文献

修复前的原貌，以便今后出现新技术时，可以清除现有修复状态，利用新技术更好的保护

文献。如手卷《妙法莲花经》的修复，由于收藏时受潮，经卷发生霉变，整个手卷粘连在

一起，揭开后发现手卷上半部分分散着许多大小不一的霉斑，但纸张没有破损，手卷的下



半部分霉烂，老化严重，有的地方已经掉渣了。修复这类手卷，我们认为修复工作目的在

于保护原始文献，不宜为了求其平整美观而做过度修复，且修复工作的过程应该是可逆的，

以备今后有新技术时，可以改进目前所做的修复，所以不宜采用整卷托裱的方式，仅仅只

对霉烂掉渣的地方进行托裱，其余部分则用毛刷刷掉霉斑，在霉斑腐蚀的地方稍做修补。

这样修复的结果是将来有更好的保护方法时，采用喷水、揭开补纸的方式，就能恢复文献

的原貌了。 

2.2、已修复文献的再修复 

前辈藏书家为了使敦煌文献的装潢美观精致，便于学者阅读和收藏，大都是将手卷采取

整卷托裱的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手卷的褙纸渐渐老化、变硬，托裱经卷的浆糊也已年久

失效，由于手卷是紧紧卷起存放的，这些因素造成有些经卷褙纸和原件脱离，甚至断裂、破

损。修复这样的手卷，如果采取整卷揭开褙纸重新修复，可能就会损坏原件，得不偿失。因

而在修复过程中不到万不得已——即原件已碎成碎片，不能连接的时候，一般不用揭裱。对

于褙纸和原件脱离的经卷，只要把褙纸按照原样复位即可。而对于断裂、破损的手卷则采取

补救的方法，在破损的地方把原件和褙纸轻轻揭开 2 毫米，在原件正面，用染过色的薄皮纸

按破处的样子撕下来，把补纸垫在原件和褙纸之间粘贴牢固，再盖上吸水纸，用重物压平。

复褙纸破损的修复，我们用刀片在破损处刮出坡口，然后选择颜色相近薄厚适中的补纸，把

补纸和原件的搭口处也刮出斜面，然后粘贴起来，由于有坡口，粘连后不会出现凹凸不平的

现象。 

2.3、双面书写文献的修复 

图：前人所修复双面书写的文献 

北大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经缘略要》，原经卷共十四纸，纸质很薄，本色麻纸装裱，

有轴，前人装裱精致。但在第十四纸背面，我们却发现了数行文字（见上图），字迹模糊不

清。这就是由于前人修复方法采用托裱，造成背部文字被镶在了纸芯当中，如果想了解背面



的文字内容，就要揭开褙纸，而原件纸又很薄，揭开褙纸势必会损伤原件，所以这种修复方

法，虽然可获得外观精美的效果，但是是以损失文献信息为代价获得的。 

敦煌遗书不仅有很高的文物价值，还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文字价值，在修复工作中既

要完好的保护文物本身，还要最大限度的保存文献信息，即文献的片纸只字都要保留，不得

损伤，这些信息是研究人员研究工作的重要依据，因此对修复工作有更高的要求。我们在修

复两面有字的文献时，吸取了前人的教训。如馆藏的册页装唐人写经《大乘二十二问本》，

共八叶，粘连成册，书口极残破，两面书写，而且两面书写的行距相同。我们参照挖补画心

的方法，配好补纸，将其按在破洞上，用毛笔沾水沿破洞的大小画出形状，并撕下备用，原

件破洞边缘抹一圈稀浆糊，用镊子把补纸纤维打散，使纤维和破洞边缘粘连，修补时以不压

字为主。由于原件纸较厚，因此在背面照原样补一层，就平整牢固了。对于字迹上的裂口，

用薄皮纸撕出纸毛纤维，在纤维上抹稀浆糊，用镊子夹住，一根根嵌入破口处，然后垫上吸

水纸，用手按平，压实。最后装订成册页，恢复了文献的原有装祯形式。 

3、北京大学图书馆曾经做过的敦煌文献修复工作存在的问题 

3.1、未建修复档案 

馆藏敦煌文献的修复虽在 1991 年完成，但我们遗憾的是没有建立起详细的修复档案和

保留修复前后的影象资料。现在要查看某一文献的修复情况，只能凭记忆和所用修复材料的

不同，来判断修复前的破损状况，是什么时间所修。这样在过几十年后，恐怕就没人知道当

时的情况了。 

3.2、未进行相关的数据检测 

在 1990 年进行的馆藏敦煌文献修复过程中，由于缺少相应的仪器设备，在修复过程中

未进行相关数据的检测，如 PH 值的测量，测量文献及修复纸张的含酸量，对 PH<5.0 的纸张

在修复前可否考虑脱酸处理，以延长文物的寿命，值得探讨。 

4、对北京大学图书馆今后建立文献修复档案和利用新技术修复敦煌文献的设想 

4.1、利用数字技术进行修复跟踪 

    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已使我们有条件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文献修复前后的跟踪评测。

在修复前可以利用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将文献的原始状态进行详细的拍照；在修复过程中

进行全程跟踪，记录修复过程。这些数码影像记录不仅可以成为某一文献修复的历史记载，

而且可以成为学习探讨的生动教材，以飨同行。 

4.2、编制相关标准规范 

为了便于网络化管理敦煌文献的修复工作，建议编制《敦煌文献修复描述元数据着录细



则》、《敦煌文献修复描述元数据规范》等一系列相关的标准规范，使各地今后的敦煌文献的

修复工作能够在标准规范指导下，边修复，边着录，形成对每件文献修复的完整历史记录，

以备查考及共享。 

4.3、建立“敦煌文献修复协作网络”系统 

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都在进行修复与保护工作，建议建立“敦煌文献修复协作

网络”系统，对于各馆修复工作中文献的破损状态，修复方案，所用材料，采用的修复技法，

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等作为文字材料都加以详细记录。特别是某些细节的处理，更要详细

记录。因为不同的修复人员对同一种情况，可能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产生不同的后果。这些

资料的积累，可使修复工作不仅仅停留在低层次技术上的摸索，在协作中相互促进相互提高，

同时对敦煌文献研究工作也会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敦煌文献的修复工作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古籍保护工作，我们既要继承和

发扬传统修复工艺，也要利用现代新的科学手段，尤其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展我们的工作，

更好地保存民族文化遗产，使其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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